第四节  升华的恋情

在盛泽与沈华昪的短暂的接触，使毛啸岑对沈华昪的了解深了一大步，他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理想中的爱人了。

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，女子深受封建伦理道德的压力，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危害极深，当时的女子，推崇“三从”、“四德”，读书的不多，参加社会活动的便更少。沈华昪能够接受新思想，编剧演戏，向封建传统宣战，在当时，确实也可以称为奇女子了。
回到黎里，毛啸岑就收到了沈华昪的来信，她要毛啸岑写点对《新旧家庭》一剧的感想和批评。毛啸岑欣然命笔，写了两首七绝：
    新潮澎湃此何时，改组家庭恨已迟。

    怨偶那如嘉偶乐，青年士女要深思。

    凡事留心发起时，一经组合悔来迟。

    终身快乐终身恨，四座低头各自思。

沈华昪收到了毛啸岑的诗，也大有所感，在日记里写下了这么一段话：
    我和他通讯已好几十次了，他的文学我知道了，他的为人洪师也
对我详细讲过，他很尽力于社会服务。有时他来信因受了刺激多忿激
语，实在他峥嵘少年锋芒太露，无怪遭人嫉妒……然而这种地方就是
他的长处，他良心未灭，所以肯不为利诱，不为威胁……。他的人生
观究竟怎样我还没完全了解。现在读了他这两首诗，他的思想可见一
斑了……。我不但爱他的才，爱他能为社会服务，并承认他是一个新
文化运动的新青年……。

毛啸岑与沈华昪的通信至此到了一个新的深度，恋情也因而得到了升华。
1923年春节期间，学校放假，黎里镇上的人们都在忙于应酬亲友。毛啸岑怕被杂务所困，想找个地方换换空气，就给沈华昪写信，相约去上海。
2月19日，毛啸岑、沈华昪及其弟弟沈复镜一行三人，到苏州坐火车去了上海。
到了上海，沈华昪住在她姑母家，毛啸岑和沈复镜住在大中旅社。当天晚上，三人在旅社里交谈，共同的话题是当前的社会问题、家庭问题和婚姻问题。
次日，毛啸岑和沈复镜从商务印书馆返还旅社，沈华昪已经在那里等候。
沈复镜访友外出了，室内只剩下毛啸岑、沈华昪。第一次单独相处，两人默默相对。毛啸岑心中有万语千言要向沈华昪倾吐，但又不知从何说起。沈华昪颊泛红潮，俯首不语，室内静寂无声。
终于，毛啸岑鼓足勇气打破了宁静，象背书一样说了一席话：“华昪，我俩相识以来，忽已半载……我的性情怎样？我的人生观怎样？我的……想你都知道了，……我……我爱你……我真诚地爱你！永远地爱你，我的灵魂，我的幸运……我……都寄托在你手里了，但不知你……”。
 沈华昪静默良久，说道：“承你厚爱，不以菲才见弃。我情愿得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做我终身的伴侣！……我一个寻常女子，哪能不受造化小儿的播弄，我永……”

 听了这席话，毛啸岑心花怒放，他立即脱下手上的指环给了沈华昪。
 一对志同道合、情趣相投的情侣在上海大中旅社订了亲，从此开始了50多年的相伴生活。

